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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在车间的弧光里
刘云

熟稔钢铁语言的人，喜欢
干脆利落，用标准件说话
养成在车间弧光里抒情的人
也喜欢柔情似水，对于岁月烟火
忠诚度，同样工件般精准

焊枪是笔，火花是标点
车间的弧光书写簇新诗篇
一直走在汽笛声中的人
喜欢步调铿锵，而习惯
在大数据寂静中倾听海啸的人
更喜欢压住澎湃心跳
展开蓝天大地的卷面
读出静水流深，沧海桑田

行车吊着朝阳掠过夕照
这蓝星球最美妙的走位
五月，在车间弧光闪耀的韵律里
如果在国家劳模的工具箱底
翻捡出去年劳动节表彰大会绶带
沾满钢铁碎屑和烟火气息
你不用惊讶，这样的诗意
属于平凡的车间，也属于这个
干脆利落的国家

   女工们
姜华

像钉子。那些女工被钉牢在
流水线卡位上
传送带一刻也不会停下来
它们的速度，就是企业的最大效率
比如，把一秒钟掰开
八个小时后。她们的身体几近
石化。除了双手、眼睛和
心跳，家里还有待哺的婴儿
生活如流水。它们也需要随波
逐流，有时更需要韧性
甚至大吼几声。机器轰鸣着
它啥都没有听见

   致敬劳动者
叶柏成

阳光向着五月镀金
雀鸟为一个节日抒情演奏
致敬在汗滴中喷香饱满的小麦
致敬飞速转动的机器
螺丝钉们坚守的位置
致敬方正的黑板上粉笔抒写的理想

致敬四通八达的铁路，高速公路
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
也向自己致敬
因为劳动
我们充实，荣耀
因为劳动
丰硕在时令中垒高仓廪

   五月，向古铜色的脊梁致敬
刘生

不是所有的光芒
都来自太阳
有些光，从汉江岸边的水田里
从父亲溅着泥浆的额头悄悄升起

五月，不是火花
不是日历上那个烫金的红圈
是父辈们油光发黑的脊梁
对着乡村辽阔的天空
用粗糙的手掌
用稻谷、小麦、土豆、萝卜、白菜
给我们托底

今天，不必歌颂伟大
只需记住
每一条平整的马路
每一盏亮起的灯
每一口温热的食物
都是劳动者写给人间的情书
五月，向所有古铜色沉默的脊梁致敬

   环卫工
杨洋

她归集一堆纸团，抬了抬头
为不让灰尘飞扬
用力压压扫帚，腰也压了压
顺便，给长街夜景捶了捶背
我捂住口鼻
她继续拿起扫帚
把我走过的影子从薄夜
扫进晨曦
当她彻底扫出五月第一缕阳光
自汉江水面上升的霞
如一枚奖章
静静地挂在城市胸膛

   劳作的美好新鲜而炽热
白怀岗

孩子们在树下跳皮筋，踢足球
彩色长尾的鸟儿扑啦啦从操场飞过
窗台的兰花，叶脉愈发碧绿
花事渐远，依然是朴素的日子
紫燕搭了新巢，云彩在山边相遇
高处荡漾的鸟鸣
我们叫不出彼此的名字，也未曾彼此惊扰
风从我们中间从容穿行
突然有说不出的小欢喜与热爱荡漾
像花蕊遇上蜂蝶，草木遇上春天
劳作的美好新鲜而炽热
一些成为往事，另一些正在来临

从村头开始，沿着亲人的眼神
一方带动一方，将颗粒归仓作为目标

一场关于时令与年成的战斗已打响
只待金黄和清风会师醉人的芬芳
天空高远
恒河两岸的乡亲们
穿越其间，巧手铺排
用劳作和汗水应和麦黄

   高三教师
侯云芳

她没请假
腰椎在夜里喊了一宿
清晨，还是把脊柱佝偻成问号
一寸一寸挪进教室
粉笔灰落下来时
她用手撑住快要倒下的腰
指节发白，像在托举什么

她怕课断了，怕分数断了
怕另一个人的担子更重一分
日历上的红圈越来越密
她记得每个人的弱项、短板、易错题
却忘了自己约过三次的核磁共振

放学的走廊终于空了
她才慢慢蹲下来
扶着墙，像一株被风吹弯的草
根还扎在土里，不敢倒
明天六点，闹钟还是会响
她还是会来
只是那根脊柱，又弯了一点

   木工日记
张先军

清晨的雾尚未落下
楼下烧烤摊的炭火星子刚刚熄灭
我一骨碌爬起
身子像绷紧的弹簧一样僵硬
毛巾在脸颊划过
隔夜的馒头与白开水泡面
上半天的补给两分钟完成
水壶里晃荡着两千克重量
我对自己说：省着点喝
正午还有段“上甘岭”

烈日浇筑的钢管开始呼吸
汗珠坠落的瞬间
绽开的烟花瞬间消融
工服在脊背上湿了又干
结晶出白色的潮汐线

暮色把思念熬成浓汤
手机屏幕接连亮起
母亲说后院的梨子熟了
儿子的奖状贴满墙面
妻子发来缀着泪滴的亲吻
我不敢回复，怕文字太烫
灼穿她独自抵挡的夜晚

工棚是巨大的蒸笼
汗腥与鼾声在蚊蝇嗡鸣中发酵
而梦里，我再次看见
自己浇筑的骨骼正拔节生长
成为新城向阳的弧度
于是翻身枕着星光
等待黎明再次吹响号角

    刚包产到户那阵，父亲很是焦虑，家里十几亩农田，就母亲一个劳动
力，劳累不说，还总撵不上耕种和收割时节，收成也总比别人家少。有一阵
子，父亲想辞了民办教师的工作，可母亲不同意，说她自己能行，真忙不过
来时，还有我们能帮上忙。父亲怜爱地看着我们，哥哥先表态：“爸，我能挑
水，能放牛，还能牵牛犁地……”

“爸，我也行！”姐姐扯着爸爸的衣襟，“我能浇花、拉风箱，还能做饭
哩！”“哈！”爸爸乐了，抱起姐姐，“我闺女真行！”母亲在边上说：“前几天地
里忙，就是霞做的饭，还送到地里了呢。”

“爸爸，我也行。”正在玩泥巴的我跑过来，“我都敢捉果树上的虫子
呢！”“我家三个娃都厉害！”爸爸咧着嘴笑着：“你们帮妈妈干活，我周六回
来给你们发奖品！”“好喽，我们有奖品喽！”农家小院里传来阵阵欢呼声。

每天放学回来，哥哥去挑水，姐姐和我牵着牛去放。吃过晚饭哥姐写
作业，我跟母亲在院子里剥玉米粒。圆月当空，母亲边剥玉米边给我讲嫦
娥奔月的故事。哥姐写完作业，也出来一起剥玉米。终于到周末，我们一
边心不在焉地剥玉米 ,一边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口。

天快黑时，门外终于响起自行车的铃铛声，我们立即跳起来，飞奔到门
口。“这周表现咋样？”父亲推着自行车，不断闪躲着前呼后拥的我们。“都表
现好！”母亲从玉米堆里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玉米粒和渣屑，“多亏三个娃帮
忙，这一堆玉米都快剥完了！”

“真棒，那就都有奖品！”父亲从随身的黄挎包里取出两本童话书奖给
哥姐，然后又取出一个大玩具汽车出来给我，“这么大的汽车！”我激动地跳
了起来，接过玩具汽车就向外跑，我要给梅梅看看，我的汽车可比她的抱抱
熊牛气多了。

“回来！”母亲一把拉住我，“天黑了，小朋友都回家了！”最后，父亲又从
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递给母亲：“这是你的衣服，你试试合身不？”“还给
我买，过年买的还没咋穿呢！”母亲嗔怪着。“娃们有奖品，你最辛苦，当然也
有，这就是我们家的劳动奖励制度，只要辛苦劳动，以后都有奖励……”父
亲说完欣慰地笑了。

如今，我书房放的那本旧《新华字典》，就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放假拾
麦穗的奖品，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我跟哥哥拉粪肥，父亲还奖励我
俩一副乒乓球拍。

得益于从小培养的劳动意识和自觉的劳动习惯，我们兄妹先后走出了
大山。哥、姐中专毕业，都在老家县城工作，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安了家。
自儿子出生后，我也把小时候的劳动奖励制度，照搬到儿子身上，从他开始
下楼买醋买盐开始，奖励一元钱，到后来他长大一些，站小凳子上能够到水
池子，洗碗一次，奖励三元钱，慢慢地，小家伙对做家务有了热情。

有次父母进城小住，对我们给现金的做法略有担忧，两位老人花了两
天时间，制作了一张评分表，贴在儿子小房间的墙上。表格里分别对洗碗、
扫地、买东西等家务活动和学习、做好事、植树等其他活动给出评分标准，
比如洗一次碗加 2 分，扫一次地加 2 分，择菜也是 2 分，洗袜子加 3 分，参加
植树节活动加 5 分，累积 30 分可申请吃一次麦当劳，累积 50 分可以去动物
园游玩一次。尽管刚开始小家伙不完全适应，感觉没有现钱来得实惠，可
等去了一次 CBA 现场看球、去了一次动物园游玩之后，他也觉得这样的奖
励更有意义。儿子逐渐养成了自觉的劳动习惯和很好的动手能力。

我想，每个喜欢劳动的孩子，都会享受到劳动所带来的收获和快乐。

    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劳动，能让一
个人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尊严、看到光亮。”这部作
品至今仍受到读者欢迎，其中对劳动的诠释，触动了
无数普通人的心。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先民的生活图景，“民生
在勤，勤则不匮”是代代相传的训诫。从大禹治水“三
过家门而不入”到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
国先民都是埋头苦干的劳动者。这种文化基因历经
数千年未曾断绝，反而在每一次时代变革中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

劳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创造了物质财富，更在
于它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
得生活所需，他便拥有了最基本的底气；一个人在劳
动中精益求精、不断超越，他便获得了成长的阶梯；而
当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整个社

会便获得了稳定前行的“压舱石”。
今天的劳动者，内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

在田间地头，新型职业农民操控着无人机进行植保，
老把式依然弯着腰察看墒情，他们共同守护着国家的
粮食安全。在工厂车间，从普通技工到大国工匠，有
人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却从未降低标准，有
人用几十年时间将一项工艺精度打磨到头发丝的五
十分之一，他们手中的活计，撑起了“中国制造”的脊
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外卖骑手风雨无阻，快递小
哥穿梭如织。也许有人觉得这些工作“不起眼”，但正
是他们的劳动，让城市的脉搏跳动得更加顺畅。

在更广阔的领域，医生在手术台前与死神赛跑，
教师在讲台上点燃智慧的火种，军人用青春守护万家
灯火，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为攻克“卡脖子”技术而彻
夜不眠。作家、工程师、程序员、设计师……每一个看

似平凡的岗位上，都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劳动”
二字的分量。

劳动精神的核心，是“不敷衍、不糊弄”。它让人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件可以握紧的事情，然后
日复一日地把它做好。当一个人真正沉浸于劳动时，
焦虑往往随之减少，空虚会被充实取代。哪怕是很
小、很平凡的劳动，也能让人在一天结束时，对自己说
一句：“今天没有白过。”无数个“没有白过”的日子叠
加起来，就是一个人不平凡的人生。

尊重劳动，就是尊重人本身；崇尚劳动，就是崇尚
创造与实干。“五一”劳动节，这是一个属于全体劳动
者的节日，也是一个回望与致敬的时刻。让我们致敬
所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也愿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在劳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光亮。

    那天路过一所小学门口，听见一个孩子仰着脸
问妈妈：“‘五一’为什么叫劳动节？”

我愣了一下。五月的风正吹过来，路边的杨树
叶子哗哗地翻着银白的背面。我想说点什么，又觉
得一时说不清楚，这个日子已经走过一百多年了，我
能告诉他的，不过是我后来零零碎碎读到的一些片
段和自个儿的感受罢了。

书页里的五月，是被反复书写的节点。走到街
上，五月是这样的：是工人们蹲在路边吃盒饭时，飘
过来的那一阵饭菜热气。几个工人蹲在路边，安全
帽摘下来放在脚边，帽檐里衬着一圈磨得发亮的汗
渍。盒饭是西红柿炒蛋和青椒肉丝，热气混着灰尘
往上飘。一个小伙子蹲在最边上，手机夹在膝盖之
间，对着屏幕笑，露出一口白牙。大概是家里的孩子
在那边说了什么好笑的事。他笑的时候，眼睛弯成
两条细缝，额头上的泥灰也跟着皱起来。

我走过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笑。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画面。那是我上中

学的时候，每天清早六点半出门，街道边总有一个卖
煎饼的阿姨。她的摊位旁边是一棵槐树，槐花开的
时候，白花瓣落在煎饼铛上，她也不扫，就随手拨到
一边。有一年五月，我照常去买煎饼，她却破例没有
出摊。槐花落了一地，没人扫。

后来我在课本里读到艾青的诗，说劳动者的“脸
上淌着汗，手上长着茧”，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画面，是
那位阿姨。

这些年，我见过清晨煎饼摊飘起的第一缕白烟，
见过深夜隧道里检修工的头灯一闪一闪，见过写字
楼凌晨还亮着的格子间，见过顶风冒雪穿行在大街
小巷的快递员，也见过工厂机车旁握着焊枪的师傅，
那手稳得像雕塑，焊花溅起来，落下来，又溅起来。

还有一个画面，是在纪录片里看到的。护路员
沿着铁轨走，风大得人站不稳，他把帽子往下压了
压，继续走。镜头拍到他回头的一瞬，嘴唇干裂，两
颊冻得发紫。字幕打出来：他已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劳动光荣”这四个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讲过。可真正让它们
变重的，是在这些细碎的时光里。正是他们弯着腰、站起身、往前走的
样子，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到了实处。

五月的风又吹来了。不疾不徐地掠过田垄和街巷。风中的人，有
的在田野，有的在厂房，有的在街巷，有的就在我遛弯经过的那条隧
道口。

五月的风吹过他们，也吹过我。愿这同一阵风，把他们的辛劳
吹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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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来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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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最光荣呀，劳动最光荣……”邻床的哥们一大早起来便趿着
拖鞋哼着歌，拾掇着他的行李。看他这里翻翻那里放放，把衣服搁得到
处都是，我便躲去阳台，给他腾出个宽敞场地。在阳台上环顾四周，看
远处的青山和山上挺拔的树，不时听到悦耳的鸟鸣，心里觉得非常愉
快。愉快促使我立起身来，附和鸟鸣哼起小调，并踱来踱去。踱至阳台
最左边时，我瞧见了一个清洁工人。

他大概年过五十了吧。顶上的头发已差不多掉光，唯余几根如秋
草般灰白双色的杂发攀附双鬓，身着一身橙色工服，脚蹬一双迷彩胶
鞋，鞋子模样极为眼熟，与我刚上大学时军训发的鞋子近乎一样，可能
是他孙子军训后淘汰下来的。因为我在楼上，他在楼下，所以看不清他
的脸，只能望见他秃秃的头顶被太阳耀得一片光辉，可能是他已经工作
了很久的缘故，那头顶竟褐红褐红的。

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我认识这个工人。我所住的楼层是他的“辖
区”，自今年三月以来，我每天都能看见他迈着缓缓的步伐在楼下扫地。
三月初的时候，他扫的是各色的花瓣；到了三月中旬，落花愈来愈多，他
扫帚的挥动次数、扫出的花瓣堆，也愈来愈多。四月，不仅有落花，还有
落叶，随着天气转暖，地面上的零食包装袋也便随处可见，他的工作量
也就随之增多。他拿着那把扫帚一下一下地扫，不发一言。那把扫帚
静静扫过了院头院尾，也扫过了月头月尾。

“我走啦。”我听到室友的声音，回头看的时候，他的脚已经踏出了
一楼的门。眼见他两步并作一步，奔向小院门口，他手上的行李箱如一
辆小车，疾驰过老人刚刚扫成堆的花瓣和叶片，顿时叶飞花舞。老人扭
头望了望他，没有言语，待他远去后，又一下一下地把它们扫成堆。有
朵被重新扫起的花，像只展翅欲飞的小蝴蝶一样可爱。

顺着花儿的翅膀，我望见了晴好的天气，望见了处处欢声笑语的假
期，以及璀璨阳光下那件熠熠生辉的橙色工作服，我也望见了那件工作
服胸前的几颗扣子，在阳光下闪着光，仿佛老人戴着满胸的勋章。

也许，他本就是戴着满胸的勋章，只是那些勋章，是纽扣的模样。
我沉默了许久，而后敬了一个长长的礼。

勋章
郝壮壮

    五月初，镇坪牛郎山迎来了一年中最动人的盛放。漫山遍野的高
山杜鹃，晕染出温柔又热烈的色彩。循着花香与茶香，走进花海环抱
的小石山居，才真切读懂这片深山里，既有自然馈赠的诗意美景，也有
乡土青年逐梦耕耘的滚烫初心。

高山杜鹃顺着山势绵延铺展，从山脚的青林之间，一直蔓延到海
拔 1800 米的山巅，十余种高山杜鹃肆意生长，绯红、粉紫、雪白的花朵
层层叠叠，在缭绕的云雾中若隐若现，汇成一片波澜壮阔的云上花海。

这片原本沉寂的大山，因一群返乡青年的坚守，焕发出了新的生
机，小石茶山便是这份生机最好的见证。茶山的创始人石海君，当年
毅然告别城市的繁华，回到魂牵梦绕的牛郎山。他带领着当地村民深
耕茶田，日复一日在山间劳作，把一座座荒山野岭，变成了连绵成片的
高山茶园。数年如一日的匠心坚守，让他收获满满，小石茶凭借精湛
的制茶技艺，曾斩获红茶茶王、绿茶茶王的荣誉。

如今，农业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小石山居顺势而生，成为当
地闻名的文旅融合示范点，打理山居日常运营的，是石总的侄子杨紫
越。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就扎根深山，用心打理着山居的一草一木，把
乡村的清幽与诗意尽数融入山居之中，把镇坪的特色美食奉献给每一
位远道而来的游人。

步入小石山居，满眼皆是盛开的杜鹃，前后院落里，杜鹃花枝依着
院墙、绕着石阶肆意生长，花朵簇簇相拥，开得热烈又蓬勃。粉紫的温
婉、深红的热烈，与山居的建筑相映成趣，风一吹，细碎的花瓣轻轻飘
落，花香漫过庭院。

山居内，原木桌椅简约雅致，坐在临窗而设的茶吧，窗外是繁花与
青山，煮上一壶茶园自产的高山茶，沸水冲入茶器，茶香瞬间袅袅升
腾，与漫山的杜鹃花香交织在一起，氤氲在鼻尖，清润又醇厚。

从一片荒山到万亩茶海，从乡间村落到诗意山居，石海君用初心
耕耘乡土，杨紫越用坚守传承情怀，两代青年把青春扎根在牛郎山，让
自然美景、特色产业与乡村文旅完美相融，也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希望。

杜鹃花开牛郎山
杜韦慰

劳动让平凡的日子发光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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